琴丝描

高三25 周倩

《菜根谭》里云：“天地本宽，而鄙者自隘；风花雪月本闲，而拢攘者自冗。”若是囿于他人所想，最终我们只会迷失了自己。

   世人皆赞叹吴道子绘画的洒脱神似，那粗笔勾勒的飞天，美轮美奂，无不显示他画技的炉火纯青。

  周昉大概也是这样想的，因此他早期的画作里，不难找出极力模仿那洒脱神似的痕迹。

  只是他却忘了，飞天与宫女都有各自的美，她们只能在适于自己的画法里绽出光彩。画法如衣，飞天的衣裳若是给宫女穿上，是无论如何也穿不出韵味来的。
  想起那个历来为人称道的故事，周昉与韩干同为赵家儿郎作画，得一句“最佳”之赞，得一句形貌神态俱佳的美称。

  再回头，瞧周昉那一纸宫女，又是怎样的婀娜？

  朱红晕面，粗短秀眉，髻插步摇，额綴花子，流苏曳曳。打首女子丰腴娇美，紫色罩纱轻笼。几分惬意，几分微醺，几分悠然。

  何其细腻！这已不再是徒然模仿，虽仍怀着对神似的向往，却舍了吴道子的粗笔，着重自己的琴丝细描。

  白鹤静立，花团簇簇。“圆鬟垂鬓椎髻样，斜红不晕赭面妆。”圆润的面颊上，嵌了双微眯凤睐，仕女回身斜倚，轻颔螓首。面色淡淡，眼神廖远空曚，不知落在哪个去路。一点落花飞起，伴着她目中愁思，飞离深院，杳杳无踪。
  美得令人心醉。

  若是当初周昉沉迷于世人对吴道子的赞叹，若是没有得那一句“最佳”之赞，想必他也不会有今日这般成就。

  在周昉琴丝细描之下，那六位宫女一肌一容，尽态极妍，“披罗衣之璀璨，珥瑶碧之华琚.”风韵绮罗，曼妙姿仪，丰肌膩肤，尽数展现。
  一纸暗黄，墨色尽染。

  囿于他人所想，我们便永不能获得自己所想。只有跳出这个怪圈，聆听自己心底的那个声音，才有可能成功。

  春灯如雪，一茶一偈。在行云流水间，抚琴对月，静待一轮盈缺。
